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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国家公园游客教育目标的四个“亲向”行为

李文明 　 敖　琼* 　 裴路霞 　 乐建成

(江西财经大学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 南昌 330013)

摘要：建设国家公园是我国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重要内容，游客教育是国家公园的重要功能之一。基于文

献分析以及归纳演绎法，从目标“亲向”性这一情感地理学或环境心理学角度，对国家公园游客教育的目

标进行解构和重构，以探究各“亲向”行为的特征和交互关系，从而增进对国家公园游客教育目标的理解、

认知及协同治理。研究结果表明：1）国家公园的国家符号性、生态功能性、景观代表性和遗产独特性的

教育资源，在游客教育中与游客潜在的国家认同、生态亲近、景观审美和遗产探究的多重心理相契合，进

而表征为游客的亲国家行为、亲生态行为、亲景观行为和亲遗产行为的 4 大“亲向”行为；2）亲国家行为

居于高位引领地位，亲生态行为、亲景观行为、亲遗产行为虽然内涵各有侧重但紧密联系，三者构成了

 “共生性” “亲向”行为，并“反哺”亲国家行为。国家公园游客教育应从“硬件”和“软件”两大体系多方面

融入国家、生态、景观与遗产元素，通过“自导式”和“向导式”综合教育方式，协同促进和提升游客的四

大“亲向”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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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公园是指由国家批准设立并主导管理、

边界清晰，以保护具有国家代表性的大面积自然

生态系统为主要目的，实现自然资源科学保护和

合理利用的特定陆地或海洋区域。2021 年我国正

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

林、武夷山第一批国家公园。国家公园首要功能

是保护重要自然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和完整性，兼

具科研、教育、游憩等综合功能[1]。其中，《建立

国家公园体制总体方案》将“教育”直接表述为

 “自然环境教育”，间接包含自然遗产教育、国家

形象教育、中华文明教育等。游客教育与生态保

护功能相辅相成，二者是国家公园承担的重要使

命；游客教育可培养游客的环境意识和环境伦理，

其也可作为国家公园生态保护的间接管理工具。

然而，我国国家公园设立相对较晚，建设时

间相对较短，游客教育功能尚处于探索阶段。在

学术层面，在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前，相关研究探

讨的实际上是国家层次的公园的游客教育问题，

包括管理模式[2]、教育功能、环境解说以及教育机

制等，属于广义的游客教育范畴。事实上，国家

公园体制试点后所界定的国家公园游客教育的研

究，从国际国家公园成熟的游客教育模式中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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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鉴[3 − 4]，逐步转向聚焦我国的国家公园①，扩展对

比研究国内外国家公园，但研究议题并不广泛，总

体涵盖环境生态研究角度 ，微观尺度社区协调发

展机制[5 − 6]，环境解说系统[7] 和教育功能指标群[8]，

少量学者研究访客[9] 和居民对国家公园教育的体验

和感知。在实践层面，目前针对国家公园的游客

教育仅在部分地区有试行的管理办法，国家和地

方层面尚未出台统一的规划安排[10]。随着国家公园

建设的深入，建立完善的游客教育规划和管理体

系、工作规范，特别是将情感价值纳入游客教育

目标体系势在必行。本文围绕国家公园游客教育

目标的“亲向”行为展开探讨，以期拓展游客教育

的目标谱系，厘清游客保护行为的情感内涵，培

育和激发国家公园游客的“亲向”行为，以促进国

家公园的科学保护与高质量发展。 

1    国家公园游客教育目标行为研究概况

本文收集国家公园游客教育相关文献，通过

知网检索以“国家公园”和“教育”为主题词的中文

文献，通过 WOS 以“national park”和“education”
为主题词检索 Web of Science 核心合集的外文文献，

剔除与研究主题不符的文献，进一步整理可得：

1）从发文时间和数量上来看，国内国家公园教育

目标研究起步晚，发轫于 21 世纪初，随着国家公

园试点和正式设立，相关研究有所进展，但尚处

于探索以及借鉴阶段；国际研究在 21 世纪前已经

出现，在 2010 年之后呈现小幅度波动上升的态势。

2）从研究主题来看，中文文献主要聚焦于国家公

园单一主题，环境教育、自然教育、生态文明教

育、科普教育等逐渐成为主要主题；除了上述主

题，外文文献还扩展了荒野教育、公民教育、实

践和体验教育、青少年儿童教育、气候教育等广

泛的议题。3）从文献期刊来源上看，国内文献主

要分布在旅游、环境科学与资源利用、林业等学

科，通常发表在《生物多样性》《生态学报》《地

理科学进展》等期刊上；国际文献以环境科学生

态学、生物多样性保护和教育研究等领域为主，

常见于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早期建

设国家公园体制的国家。

国家公园的游客教育行为目标具有培养国民

认同的普遍共性。国家公园具有重要的国家标识

意义，培育国民认同感、世代保护和全民公益性

是共同的愿景。国家公园以国家为主导，将根本

的国家、民族教育融入并贯穿游客教育的过程中，

提供国民精神教育与公益性服务，激发国民凝聚

力[11 − 13]。在美国和澳大利亚，培养国家身份和认

同感是荒野教育的重要目标[14]。国家公园被视为教

育民众形成国家文化认同的场所，其需要塑造国

家身份和个人身份[15]。例如，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

 （National Park Service，NPS）在游客教育方面鼓

励大众探索并认知来自不同大陆族裔的历史，以

形成国民共同的国家和身份认同②。Floyd[16] 认为，

国家公园的教育需要寻找共性，尤其是在多元文

化社会中，建立广泛的、统一的国民认可是重要

的目标，采取区别性的多样化教育风格和模式满

足游客需求和偏好，以更好地实现国家公园的教

育目标。

国家公园的建立本身就具有生态教育的意义。

约翰·缪尔被誉为美国“国家公园之父”，其环境教

育和荒野教育学认为以生态为中心是保护荒野地

区的主要动机[17]。我国国家公园在尚未建设之时，

周珍等[18] 探讨了国家公园和生态旅游存在共同的

终极目标−在游憩教育、环境保护等方面发挥

基础作用；在生态知识教育上，马国强等[19] 认为

国家公园的游客教育应充分利用野生动植物等生

态资源让游客全面认识生态知识及其科学保护价

值。Esfandiar[20] 将国家公园的游客教育分为生态

行为教育和生态体验教育，例如，区分低成本的

环保行为（如使用垃圾箱）与高成本的环保行为

 （如捡拾其他垃圾），不少国家公园采取最小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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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普达措国家公园属于第 1 批国家公园体制试点 10 个试点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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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游客教育计划旨在通过改变游客行为来减少生

态影响、提高游客体验。整合野生动物保护计划、

适度控制游客数量是国家公园保护生态的重要措

施[21]，Zorrilla [22] 以哥伦比亚国家公园系统为案例

研究，从制度上自下而上的角度提出一套环境教

育指标，用于衡量环境教育计划对管理区保护和

教育目标的情况。

国家公园教育的另一目标是景观保护，这是

作为景观保护管理计划的补充。景观教育可以通

过短期实地课程提供多维情境学习体验，将游客

引向特定景观的解释性标志[23]。Meyer 等[24] 从人

文地理学的角度，强调景观教育需要具有可量化

的结果，提供了一种研究文化景观随时间变化的

创新方法。

遗产教育是国家公园游客教育的重要内容。

国外的国家公园管理体制将遗产视为展示国家公

园的文化遗产与其自然价值的重要教育与培训资

源。国家公园遗产参观和教育主要目标是帮助游

客学习、欣赏并传播遗产知识，利用其在遗产旅

游、解释和景观管理方面的专业知识，提供大量

以遗产为导向的项目，鼓励游客实地考察和鉴赏

体验遗产资源，旨在促进文化和古生物、自然资

源[25] 的管理，培育自然保护和历史保护的当代价

值观，实现遗产学习和永续保护。1986 年费门·提
尔顿在《解说我们的遗产》中定义了遗产解说，

并提出了国家公园遗产教育解说的 6 项基本原则，

概括其解说思想，即“通过解说，以致了解；通过

了解，以致欣赏；通过欣赏，以致保护”，这是公

认的第一个遗产解说理论[26]。

总体来看，世界范围内国家公园游客教育形

成了宽领域、多层次的行为目标，为本研究提供

了广泛的文献参考和借鉴。对比国际上丰富的议

题，我国的国家公园游客教育主要集中在生态环

境教育方面，部分探讨了国民认同的教育目标，

这显然与国家公园丰富的教育资源不匹配。此外，

大部分文献聚焦于国家公园内面向游客单一或几

个方面的教育内容，鲜有从情感角度进行综合性

行为目标研究。综合国内外关于国家公园游客教

育目标的研究文献，从情感地理学视角剖析国家

公园内特定的教育，全方位地提升游客以国家、

生态、景观和遗产为对象的亲近、亲同和亲善

行为。 

2    四个“亲向”行为的缘起、内涵
和实践

关于“亲”行为，目前学术上广泛认同的成

熟概念主要有“亲社会行为（Prosocial behavior）”

和“ 亲 环 境 行 为 （ Pro-environmental  behavior,
PEB）”，涵盖人在社会和自然环境中的积极行为。

 “亲社会行为”泛指一切有益于他人和社会的积极

行为[27]，广义上可概括为利他行为和助人行为。“亲

环境行为”的研究始于 1960−1970 年，Stern[28] 将

其定义为以保护环境或防止环境恶化为目的，而

形成或表现出来的人类活动。从人与人的关系扩

展到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社会、自然建立越强

的联系，则越有可能产生“亲”行为。认知和情感

是激发“亲”行为的内驱力[29]，在塑造人对社会、

环境的知识、态度和价值观的过程中具有重要作

用。相关研究从早期运用理性行为理论、计划行

为理论到规范理论等理性主导的研究范式，发

展到纳入情感因素解释“亲”行为，形成了“情理

融合”的研究转向。社会心理学和环境心理学的

研究共同表明，情感特质能够预测或调节个体在

社会和自然情境中的生理活动与其对应的行为反

应[30]。尤其是在亲环境行为研究中有关情感研究

涉及 3 类：自然亲近感、道德情感和生态恐惧

感，对亲环境行为具有直接作用、中介作用和调

节作用[31]。

国家公园的游客教育具有多维度的行为目标

 “亲向”。其中，“亲”本身就体现了游客教育中关

心这一层次，作为情感或认知性结果的产生机制，

主体通过不同情感反应形式的转化机制，受到教

育的主客体认知[32]、态度、情感、动机、意向等因

素动态影响目标行为结果的发生，即呈现典型的

亲国家行为、亲生态行为、亲景观行为和亲遗产

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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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亲国家行为是国家公园游客教育的高位引领

亲国家行为是国民基于自我归属国家的身份

感，自发地表现出有利于领土、自然环境、经济

社会和文化等国家要素的积极行为。萌芽于人们

认识到原生自然的重要性−其是国家不可欠缺

的代表性自然、文化、精神场所，国家公园是追

求环境和文化认同的本质需求驱动下的产物。

Runte[15] 认为，美国国家公园的理念起源于文化焦

虑，作为一个混合的移民国家，当时美国迫切需

要寻找独特的民族认同，国家公园作为国家凝聚

意识的载体，填补了国民心理的一个重大空白[33]。

植根于国家认同和文明持久性的强大信念，我国

的国家公园正在融合自然和文化遗产，从享誉海

内外的国家符号−“国宝”熊猫，到国家和民族

的生命之源−三江源，以国家意志和国家力量

对具有国家代表性、全民公益性的自然、文化资

源进行永久保护和永续传承，在此背景下形成的

亲国家理念与国家关注、认同、行为和责任归属

紧密相关。从国民属性角度来看，在我国国家公

园中全民所有的自然资源资产占主体地位，也具

有全民共享的公益性，作为公共物品向全民提供，

包括为公众利益而设、对公众低廉收费、使公众

受到教育、让公众积极参与等方面[12]。人们对国家

公园的欣赏、亲同和保护行为不仅源于其自然生

态意义，也是因为国家公园象征着国家的生态、

文化和社会意义，这也是当代人为子孙后代留下

宝贵自然、遗产的代际传承与责任担当。通过游

客教育这种方式反哺国家理念，游客了解国家代

表性的自然生态文化环境知识，在情感上形成与

国家之间的联系，进一步发展对这一特定空间的

情感认同。

国家公园游客教育激励亲国家行为的形成，

二者相辅相成，其有效性和持续性将转化为更广

泛的教育成果。从宏观上看，接受国家公园游客

教育的个体和群体在学习、体验后，认识到国家

公园作为国家认同的重要组成部分，将绿色、可

持续和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理念视为国家精神理念。

在游览国家公园中，认同和支持国家优越、独特

的自然人文风貌，持续朝横向和纵向维度发展个

人行为实践。一方面，个人接受国家公园提供的

体验式和教学式教育，在此过程中个人与国家公

园形成情感联结，施行访问、探究、互动和其他

活动来了解国家自然、景观和文化环境，同时自

觉增强责任感，个人进一步向群体和社会分享，

促进国家和民族认同，以及国民自豪感的广泛传

播；另一方面，公民身份与亲国家亲向有关，即

将其定位于一个更大的集体中，或者说对国家的

自豪感导致人们认识到自然环境是国家不可或缺

的一部分，是国家存续和国民生存、发展的基本

条件并且考虑到国家公园的全民公益性，将这一

认知或理念向后代传承。 

2.2    亲生态行为是国家公园游客教育的题中之义

亲生态行为被定义为人类在生活的生物空间

和社会文化场景中表现利于生态可持续发展的积

极行为，反映了个人对日常生活中所面临的生态

行为，即自然空间（气候）、生物（植物、动物）

和社会文化在人与自然的互动中以友好、和谐的

方式存在。“生物亲和本能（biophibia）”理论认

为，人类天生有亲近自然的本能，这种本能决定

了人类有强烈的好奇心去获取知识形成自然认知，

去感受生态形成自然情感[34]。人类在自然环境中表

现出对复杂性和多样性的偏好，这种偏好意味着

人类需要丰富、多样的生态系统空间。目前，第

一批正式设立的国家公园涵盖近 30% 的陆域国家

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种类，集合了最重要的自然

生态系统、最富集的多样性生物，具有完整的森

林生态系统、湿地生态系统以及淡水生态系统等

不同的生态系统。国家公园多样性和代表性的生

态空间，契合游客偏好自然、关注生态系统的环

境心理。在环境心理学中，环境价值先于态度，

其中生态价值观反映了环境价值，多样化的环境

和生态知识与亲生态行为显著相关[35]。国家公园游

客认知呈现心理情感上对自然生态的“亲”的同时，

表现为更高层次的心理认同而非单纯基于责任选

择接受，在情感上与环境互动比试图强制灌输更

多的“要求”更有收获，同时激发游客重新考虑其

对环境的态度和行为[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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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公园的游客教育贯穿了游客游览的主要

过程，重点培养其国家公园知识素养和生态保护

素质，知识获取、态度改变和行为规范可作为评

估国家公园教育质量的关键指标，知识的增长鼓

励游客认识到可以改变自己的行为，更加尊重自

然环境。在广义上，可将防止污染、尊重并与自

然和谐共处、保护环境和自我提升（生态知识、

技能学习）的行为纳入亲生态行为的范畴。例如，

加拿大国家公园《保持野生动物的野性》（Keep
the wild in wildlife）手册建立在尊重野生动物的基

础上，教育游客不要在国家公园内采取喂养、引

诱或打扰动物等非法行为。在安全的野生动植物

观赏活动中，游客能够保持在安全距离范围内，

运用习得的生态教育知识，如观赏和摄影技巧与

自然生态和谐共处甚至情感交流[37]，从而减少行为

障碍并提高体验效果。精心设计的国家公园解说

协同自然体验，是培育国家公园自然生态知识和

价值观的核心基础，作为游客如何关联、理解和

感知国家公园及其他生态空间的社会代表而出现，

强调基于情感的信息传递，以促进基于自然的游

客亲生态行为。国家公园游客是环境变化的催化

剂，更多地接触大自然的人会养成亲近自然的习

惯和偏好，导致其更频繁地访问自然空间，花更

多时间参观和学习，并选择更多生物多样性的空

间。通过国家公园游客教育实现社会同代和代际

影响，当教育与亲生态行为相结合时，游客能够

有效地将亲生态行为模式传递给同代和下一代。 

2.3    亲景观行为是国家公园游客教育的美学建构

亲景观行为可以概括为人类在生活环境中所

做出的一切有利于自然和人文景观的活动。其中，

 “景观”最早的含义更多具有视觉美学方面的意义，

即与“风景”（scenery）同义或近义，是由地理、

生物、和人类文化共同作用形成的一个具有时间

属性的动态整体系统。与自然接触是人类的基本

需求，有价值的视觉环境−景观在这种互动中

具有重要作用。世界范围内的自然景观正逐渐被

人类主导的景观所取代，自然空间范围的缩减以

及缺乏对自然原真性景观的直接体验，可能导致

人与自然疏离，人们更需要与自然联系的纽带，

渴望认识和关心自然景观、与自然联系的人文景

观。景观是国家公园重要的资源，国家公园遴选

自然景观的指标是具有全国意义的自然、文化或

其他具有欣赏价值的资源，是自然生态系统服务

功能的外在综合表现，也是能够向外界展示国家

形象的自然实体，能够成为开展公众游憩和教育

的载体[38]。文化景观也是国家公园重要的景观组成

部分，其主要特征是塑造和重新塑造这些景观代

表的人类印记，反映了特定时期特定社会的经济、

政治和文化条件以及需求和价值观，特别是那些

经过长时间演变并创造了具有特色景观元素的生

物和文化景观。国家公园景观具有优越的自然性、

生态性、新颖性、独特性和美感等属性，通过基

于国家公园特定地点的教育、沉浸感和一系列在

地活动，这种游客与景观直接联系的方式契合了

以自然景观为基础的休闲、游憩和教育需求。一

方面，对景观的审美和情感吸引力的认识与对景

观的了解有关，国家公园通过游客教育让游客感

知自然世界的景观内在价值和审美价值，积极影

响人们对国家公园的景观知识的汲取和解读；另

一方面，人们一般更倾向于具有特定空间信息的

风景场景，国家公园具有高度完整、兼具连贯性

和复杂性以及神秘感的自然、人文景观，在此场

景下，游客更倾向施行近距离、全方位、多角度

的行为。

通过国家公园的游客教育，游客将实现并提

升三个层面，即视觉美学层面、精神体验层面和

生态环境层面对景观的认知，以审美态度对国家

公园独特、珍贵的景观进行评价，丰富对景观质

量的感知、对景观价值的理解。亲景观行为不仅

表现为游客自发地对景观认知层面的渴求，还体

现为游客沉浸在国家公园自然文化景观环境中，

以一种友好、低影响的方式向凝视的景观表达喜

爱情感，并且对自我行为进行“软控制”。例如，

在国家公园内合适的距离和位置观察独特的野生

动植物等景观并摄影留念，探究人文景观背后人

与生态和谐共处的故事。一方面，游客教育为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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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景观提供了更多的专业性知识解读，利于培养

基本的自然人文景观素养；另一方面，引导个人

在接触并体验景观的过程中规范自我行为，自觉

地避免或减少个人亲近行为对本地原生景观造成

的影响。此外，个人的亲景观行为除了体现在国

家公园内部，还将外溢到外部环境，超越时间和

空间的景观亲向将持续为整体自然人文景观保护

注入动力，维持和复原景观以实现可持续性发展。 

2.4    亲遗产行为是国家公园游客教育的活态传承

亲遗产行为泛指对于具有突出普遍意义和重

要价值的自然遗迹和文物古迹的积极活动。世界

遗产可分为自然遗产、文化遗产和文化与自然双

重遗产，代表了地球和人类演化历史中某一重要

阶段或时点的遗存和印记。人类渴望寻求在自然

界和人类社会找到自己的位置，通过遗产地点或

者有遗产印记的事物寻找描述关于自然、文化的

历史“故事”，这既来自个人日常生活的体验和积

累，又与获得的教育密切相关。国家公园的一大

重要特征在于其是遗产的标志之一[39]。例如，三江

源国家公园是我国面积最大、全球海拔最高的世

界自然遗产地，武夷山国家公园是世界文化与自

然双遗产。国家公园自然遗产、文化遗产、自然

与文化复合遗产作为契合游客兴趣的综合空间[15]，

其提供的多样教育是游客学习自然人文遗产知识

的有效补充[40]，也是人与自然历史精神联系的重要

方式。游客习得自然文化遗产知识，在理论上和

实践上充分认识自然、文化遗产地的完整性和真

实性，对具有突出价值的自然文化遗产心怀崇敬

之情，越有可能促进遗产的保护和可持续发展。

由于游客自身拥有朴素的亲遗产理念，本身渴望

了解自然和文化遗产，这与国家公园游客教育形

成了共振，加强了游客对于国家代表性遗产的情

感和认知之间的联系，在更深层次上与之共情，

产生遗产的认同感和亲近感、保护欲等积极情

感，对自然和文化遗产的深刻需求推动了保护亲

向行为，从心理上实现从参观者到守护者的角色

转变[41]。

国家公园提供解说教学、参观游览、直接体

验等多重方式，通过不同的方法（生态、自然历

史、人类故事）来探索多个维度的国家遗产，亲

身观察珍贵（濒危）的动植物物种生境（自然遗

产）、有形和无形的文化遗产，补充和“活化”对

自然和文化遗产的现有理解。随着受教育者在国

家公园游客教育中亲遗产意识的增强，其会自觉

地把游览参观学习活动与保护“国家遗产”关联起

来，自发遵循遗产管理的规则和要求。游客教育

的实践和亲遗产情感的产生直接导向亲遗产行为，

游客具体表现：经常主动进入国家公园参观，参

与遗产科普教育知识相关的活动，并在体验中享

受快乐；重视遗产保护问题，自觉用行动最大限

度降低干扰，避免影响和破坏遗产完整性和原真

性；主动了解和关心与国家自然文化遗产相关的

事件。相较于一般的遗产保护行为，亲遗产行为

是知、情、行的统一，是人内在精神价值与外在

行为规范的有机结合，在行为层次上具有更大的

飞跃。游客具有更高的遗产敏感性意识和遗产保

护责任意识，在自身付诸积极的亲遗产行为及拒

绝消极行为外，基于亲遗产理念，其还会进一步

主动地引导他人进行遗产审美和保护遗产等积极

行为，或劝诫他人放弃或终止消极行为。 

3    整合国家公园游客教育四大“亲
向”的理论框架

国家公园的游客教育行为在目标总体上体现

了典型的亲国家性、亲生态性、亲景观性和亲遗

产性，从内涵和外延上综合考量，四大“亲向”行

为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共同构成了一个富于

逻辑性的整体框架。 

3.1    四大“亲向”行为的区别与联系

四大行为目标“亲向”驱动力和对应的内涵侧

重有所不同。一个民族的文化和自然遗产是其所

属人民的财富，是全球化进程中创造民族认同和

家国情怀的关键要素之一。国家公园的游客教育

最不容忽视的是“亲国家”这一心理，因为其是

国家公园游客教育的政治和思想高度的体现，基

于国家意志和国家力量保护珍贵自然资源，在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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览国家公园和接受教育的过程中，激发游客国家

认同感和民族自豪感，进而在行动上表现为亲国

家行为。“亲生态”是国家公园游客教育的固有

之义，国家公园在维护国家生态安全的关键区域

处于首要地位。游客通过接受环境教育进一步了

解国家公园的生态重要性，涉猎广泛的生态知识，

无形中强化自身的环境责任认知，并将这一理念

加以践行和传播，成为生态保护的“星星之火”。

此外，“亲景观”是对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价值

的欣赏和认同，国家公园涵盖了从热带到高寒地

区丰富的生态景观，游客教育链接了景观观赏与

自然游憩的体验，让自然和人文景观的价值得到

更加充分发掘与利用，促进亲景观行为贯穿游客

学习和体验活动的全过程。国家公园首要任务是

保护自然生态和自然文化遗产的原真性和完整性，

包括发挥游客教育在自然文化遗产解读和保护中

的功能，增强游客的游览体验，并促进遗产教育

和保护，鼓励大众探索发现国家公园独特自然人

文景观背后的故事，支撑亲遗产理念的强化与行

为实践。

国家公园游客教育行为目标四大“亲向”相互

联系，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框架（图 1）。国家公园

包括一批国家代表性自然和文化资源，反映了地

理环境下人类活动整体性与国家独特性[42]。国家公

园的游客教育体验作为一种重要建设方式，可以

传达民族归属感，更具体来说，基于“历史记忆”

以及民族、国家自豪感下的“自我认知”，在特殊

的空间实现国家认同。亲国家行为不仅体现了政

治思想的范畴，还囊括了对国家自然环境和人文

历史的理念，游客认知国家的生态、景观和遗产

元素是构建国民身份印记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

亲国家行为是宏观层面的高度行为，表征为超越

亲生态行为、亲景观行为和亲遗产行为的独特的

国家公园游客教育行为目标亲向。同时，亲生态

行为和亲景观行为、亲遗产行为处于和谐共生的

状态，生态和景观、自然人文遗产往往密不可分，

这体现在国家公园的游客教育中意味着其内容的

相互补充而非“非此即彼”，即“你中有我，我中

有你”相统一的关系。这些相互联系提供了一系列

机会，通过国家公园游客教育以及涉及审美和情

感体验的活动来增强国家公园旅游体验，并促进

环境教育和生态保护，鼓励对景观和遗产的重新

发现和深度审美。遗产与景观的文化成分相互联

系，这在不同文化中的景观美学概念有所体现，

例如，英格兰景观在历史阶级关系和民族认同形

成中具有强大作用。
  

国家意志

国家力量

亲国家行为

反哺

引领

亲生态行为

四大“亲向”行为

亲景观行为

相
互
联
系

亲遗产行为

国家公园
游客教育

 
图 1    四大“亲向”行为的关系

Fig. 1    The relationship of the four major "Pro" behaviors
 

国家公园的环境教育从整体生态环境到园内

区域性自然、文化景观再到单个景观点、遗产点

呈现明显的由宏观到微观的次序，形成了完整而

又丰富的国家公园游客教育的内容框架。国家公

园游客教育行为目标的亲生态、亲景观和亲遗产

 “反哺”亲国家行为，无论是在国家公园还是在外

部前三种“亲向”行为的施行，本质上是对国家公

园及其游客教育的认同，认识到其生态、景观以

及遗产元素均有国家符号和形象的印记，将强化

亲国家的理念和行为。例如，在欧洲景观公约中，

景观是人们感知和识别其领土的主要方式[43]。在德

国，景观被视为民族认同的试金石[44]。Heras 等[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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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参与者一致性和实践论证了 Donana 国家公园

自然教育在社会认同以及与领土的社会情感关系

的重要性。 

3.2    国家公园游客教育系统中四大“亲向”行为

的协调与促进

国家公园旨在保护自然生态系统和自然文化

遗产原真性、完整性，搭建了一个良好的自然体

验、游憩和环境学习的平台，重新连接了人与自

然。在游客教育中融入多重理念是促进国家公园

教育行为目标实现的基本前提，展开和强调生态、

景观和自然文化遗产的完整性、真实性等要素是

协调四大“亲向”行为的必要条件。

国家公园的游客教育应培养两种素养−生

态素养和公民素养。其中，生态素养可以定义为

通过生态理解、思维和思维习惯来生活、享受或

研究环境的能力，体现了四大“亲向”行为中的亲

生态、亲景观和亲遗产内涵。而公民素养可以定

义为通过对社会（政治、经济等）系统的理解能

力，参与和学习社会的技能和思维习惯，包括文

化素质和知识涵养、法律意识、道德修养等，在

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公民对国家、对社会的亲向性。

例如，美国国家公园无论是管理者还是游客均更

倾向于教育而非监管手段规范游客行为，无痕山

林（Leave No Trace）、行为准则和游客指南是有

效的行为目标及方式。这需要游客具有欣赏、探

索和认识国家公园的能力，才能有效引导游客丰

富国家公园知识、改善预期行为，自觉规范行为

提高生态体验。

在融入两种素养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国家

公园专门的游客教育，这个教育体系主要由“硬

件”−游客教育设施和“软件”−游客教育宣

传讲解活动[46] 两部分构成。国家公园游客教育设

施需要根据功能和服务对象不同，分为综合展示、

主题宣教等类型，从不同层面融入，并传递国家

公园的生态环境、景观价值、遗产特色及文化内

涵。游客教育宣传讲解活动是自然区域教育体验

公认的元素，通过人与环境在视觉与听觉上的交

互帮助游客认知国家公园价值[47]，能够提供知识、

技能和动力显著正向影响游客认知和行为实践[48]。

例如，在澳大利亚卡卡杜（Kakadu）国家公园，导

游活动比现场指示牌更直接地回答了游客的问题，

而精心设计的解说画报削弱了游客未能观赏到鸟

类的失望情绪。总体来说，国家公园游客教育需

要综合一般的自导式游客教育（环境解说牌、多

媒体展示系统、生态展览等）和向导式游客教育

 （导游员、讲解员或其他游客等他者）类型[49 − 50]。

在解说标志、出版物、多媒体解说系统等媒介和

人员培训上，突出国家代表性、生态重要性、景

观标志性和遗产独特性的元素，帮助游客了解生

态资源，提高景观审美能力，认知自然文化遗产

的独特魅力，不断深化对自然、对国家的归属感

和认同感。此外，国家公园有效的游客教育不能

是单向信息传递，需要多向互动促进游客和国家

公园的联系，让“亲向”行为能够有协同的施行

空间。 

4    结论与讨论
 

4.1    结论

本文基于国家公园的基本理念和定位，结合

国家公园的背景、缘起和作用，对其重要功能之

一−游客教育进行了探讨，从“亲向”角度思辨

其内涵和实践，得出以下主要结论：

1）国家公园游客教育行为目标具有明显的四

个“亲向”行为构成，即亲国家行为、亲生态行为、

亲景观行为和亲遗产行为。这四大“亲向”行为源

于国家公园的国家符号性、生态功能性和景观代

表性和遗产独特性，与游客国家认同、亲近生态、

景观审美和遗产探究相契合，并在游客教育过程

中实现并强化情感和理念认知导向具体的行为

实践。

2）亲国家行为超越其他三种“亲向”行为，在

国家公园游客教育中居于高位引领地位，其他三

种“亲向”行为虽然内涵各有侧重，但紧密联系构

成了“共生”性行为，三者施行既有利于强化国家

认知，又能“反哺”亲国家行为。

3）通过培养基本的生态素养和公民素养，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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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公园在“硬件”和“软件”上结合游客教育的两种

重要方式，从整体的教育体系到小标识，全方位

融入国家、生态、景观与遗产等元素，并在游客

教育解说中加以强化。 

4.2    讨论

在国家公园的游客教育中，协调并促进四种

 “亲向”行为目标的实现，不仅是国家公园的重要

使命，也是国民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公园

建设方兴未艾，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理念的国家公

园，健全和完善国家公园教育体系，是目前需要

从理论和实践中不断探索的重要内容。本文基于

理性思辨角度剖析国家公园游客教育行为目标的

 “亲向”类型和层次，属于初步的概念探索阶段，

以期为国家公园及其游客教育提供一定的参考建

议。然而，由于当前国家公园游客教育无论是理

论还是实践层面尚处于发展阶段，本文未能对所

有的游客教育进行划分和界定，只是概述其亲向

和内涵；同时，对于游客在实地对于国家公园游

客教育目标“亲向”的感知区别和影响因素缺乏研

究，这些内容将在未来持续研究中重点关注和改

进，进一步扩展教育学、生态学、地理学和旅游

学等领域的交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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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our “Pros” of Tourist Education Behavioral
Objectives in National Parks

LI Wenming　AO Qiong*　PEI Luxia　LE Jiancheng

(School of Tourism and Urban Management, Jiangx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Nanchang 330013, China)

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parks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China’s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system, and tourist

education is a significant function of national parks. Based on literature analysis and inductive-deductive methods, this

article  deconstructed  and  reconstructed  the  goals  of  tourist  education  in  national  park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motional geography or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of goal “pro”. The objective is to explore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interactions  of  various “ pro”  behaviors’  relationship  to  enhance  understanding,  awareness,  and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of national park visitor education goals. The research findings shown that: 1) National parks represented

educational  resources  for  national  symbols,  ecological  functions,  landscape  representation,  and  heritage  uniqueness,

and  the  multiple  psychology  of  tourists’  potential  national  identity,  ecological  closeness,  landscape  aesthetics  and

heritage exploration in tourist education. These were characterized by the four “pro” behaviors of tourists: pro-country

behavior, pro-ecological behavior, pro-landscape behavior, and pro-heritage behavior; 2) Pro-country behavior held a

high  leading  position,  while  pro-ecological  behavior,  pro-landscape  behavior  were  also  essential.  Although  the

connotations of pro-inheritance behaviors differed, they were closely related. The three constituted “symbiotic” “pro-

favor”  behaviors  and “ feedback”  pro-country  behaviors.  National  park  tourist  education  should  integrate  national,

ecological, landscape and heritage elements from the two major systems of “hardware” and “software”, and through

the “self-guided” and “guided” comprehensive education methods, synergistically promote and enhance the four “pro”

behaviors.

Keywords: national park; tourist education; “pro” behavior; ecological protection; landscape; herit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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